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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方面看，中国智库正面临最好的发展机遇，但要真正迎来发展的春天，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场由民间智库举办的主题为“智库与中国发展”的专题座谈会，却由中国官

方智库和外方智库唱起了主角。应邀到会的十多位发言嘉宾中，鲜见来自民间智

库的代表。不过，这并不影响与会嘉宾的发言热情，原定两个半小时的座谈会延

长了一个小时。 

  4 月 17 日下午两点半许，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 5 号。这场由中国与全球

化智库、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座谈会即将开始前，饭店服务人员

匆忙加进来一批椅子。到会人员的数量超出了主办方的预计。 

  2009 年，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牵头组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随

后，该中心主办了规模盛大的全球智库峰会。此后，“智库”受关注的程度开始在

中国快速升温。但在很多业界人士眼里，2013 年，中国智库才算是开始走向“发

展的春天”。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从某种方面看，我国智库正面临最好的发展机遇，但要真正迎来发展的春

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座谈会主持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说。 

 

  落后者的优势 

  2014 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了《2013 年全球智

库报告》。这所大学已连续 7 年发布该系列报告，并使其成为全球最具知名度和

影响力的智库报告。 

  不论是在智库的总量还是在个体排名上，中国都远逊于美国。虽然中国以

426 家智库的总量拿下了次席，但排名第一的美国智库总量为 1828 个，是中国

的四倍还多。在全球前 100 名顶级智库中，中国仅占 6 席，在中国和亚洲都排名

第一的中国社科院列第 20 位，而美国智库则独揽了全球前 10 中的 6 席。 

  美国智库的巨大领先优势，足以让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总裁威廉·奥福

尔霍特有底气来分享一下他的经验。奥福尔霍特在 2002 年至 2008 年期间曾在美

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出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而这家智库多次位居《全球智库报

告》的前 10 之列。但奥福尔霍特在简要介绍了兰德公司和美国智库整体的情况

后，却谦虚地谈起中国智库的优势：“美国的智库很少去想长远的战略性问题，

比如在经济危机中，它们更多地关注眼下财政和货币政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财政和金融研究部门则做了很多战略性分析。” 

  这样的“谦虚”在美国的智库学者中并不少见。紧接着奥福尔霍特之后发言的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回忆起了美国五角大楼战略规划部门负责人曾

对他讲起的一个“段子”：美国前任防长盖茨到五角大楼赴任后不久，就问这位部

长负责人能不能着重做一些长远规划，而不要只顾眼前的事情。这位负责人当时

问，长远是多长。盖茨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说，3 天。 

  在中国，不少人认为中国缺少战略思维，应该向美国学习。但在奥福尔霍特

看来，美国的领导人和企业家通常不会设想十年之后或者二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

但是在中国中央政府却一直坚持制定“非常长远的经济规划”，这方面，包括中国

社科院在内的很多官方智库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参考。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基辛格是中国社科院的常客，他在到访中国社科

院时多次提及，中国有长远思维、战略思维，而美国只注重当下的现实。黄平列



举了基辛格曾提到的两个例子：一是中国的国际战略这几十年过来，基本还是按

照 1972 年基辛格到中国来时和毛泽东、周恩来谈的那些方向在走；二是在邓小

平 90 岁时，曾问基辛格，100 年之后的世界什么样。基辛格走了世界那么多国

家，从未遇到过一个 90 岁的人问他对于 100 年以后的世界的看法。 

黄平并不避讳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存在的差距，与此同时，在他看来，由于

标准不一样，不能因为差距，就简单地说谁好谁不好。 

 

  强化“临门一脚”功夫 

  “着眼长远”的优势之下，在解决“当下”问题上乏力亦是不争的事实。 

  2009 年 7 月，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在中国代表团与美

国代表团的面对面会谈中，美国各相关部门负责人都会有自己的“外脑”，以提供

谈判的政策方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提到，在会谈中当美方提出

一个议题后，中方因为没有足够到位的前期研究而缺少有利的回应，也缺乏具有

说服力的数据支撑。 

  正是在这一年，被业内称为“超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 

  “我们更加注重„临门一脚‟的功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徐洪才如此形容

自家的特色。由于起步较晚，该中心做不到像社科院和一些高校的研究中心那样

有长期积累，并能从容不迫地研究一些中长期问题，因此，它需要更多把战略性

问题和眼前的迫切问题相结合，以解决燃眉之急。徐洪才称外界的“超级智库”

之说是期待过高，他称中心是“民间智库”。 

  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又有着其他民间智库所不具备的特殊性，主要体现

在两方面：一是在其研究成果对于决策的影响上。这些成果会形成两类内参，一

类每年 100 份左右，送达副国级以上的领导人，另一类每年 300 份左右，省部级

领导都能看到。这些内参的特点是对领导关心的当下问题快速作出反应，并用短

小精悍的文章呈现出出来，以让领导一看就能明白；二是从今年开始，中心可以

列席国务院常务会议，便于了解并参与重大决策。 

  “在课题选择上，除了一些正常进行的综合性长期性的问题外，我们也在加

强对于当下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保证实效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



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田琳琳说。这家成立于 1981 年、将研究战略性长期性

问题作为最基本定位的老牌官方智库，也开始寻求一些改变和创新。 

  在《2013 年全球智库报告》的前 100 名智库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上

榜的 6 家中国智库之一。 

 

  经费难题亟待解决 

  “中心不拿财政部一分钱。”徐洪才在强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民间身

份”时说。 

  而对于不吃财政饭的民间智库来说，经费来源的困难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连

被称为“超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不能例外。因为工资偏低，中心的

领导经常教育工作人员要有奉献精神，“到这来干活，不要谈钱”。 

  但这个现实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不仅关于员工的个人利益，还影响智库的

独立性。“只有获得充分的多渠道的研究资金的支持，智库就会大大减少因为迫

于生计而依附于少数利益团体的可能性，智库的独立性才能得到保障。”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说。 

  从去年习近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后，朱旭峰接触到一些企业家中，

不少人跃跃欲试，准备向民间智库进行捐助。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过去捐向希

望工程、扶贫基金会等地方的钱有了新的捐助渠道。 

  这在座谈会现场就得到了证明，两位来自企业界的代表也表示了要向民间智

库进行捐款的意愿。座谈会刚一结束，这两位代表成为多家智库追逐的对象。一

位被媒体拦住要求采访的智库代表，敷衍两句后直言不讳，称要赶紧去认识一下

企业界的代表。此时，一位企业界代表正在收拾东西，有离开之意。 

  经费问题不只困扰着中国智库。在《2013 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排名第三的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实施全球网络布局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

这家基金会的传播交流部副主任尼克·帕洛特介绍，他们今年打算在印度新德里

新建一个中心，但眼下“为钱所困”。 

  由于中国政府近年对智库建设的重视，官方智库的经费相对充裕，但他们也

有自己的烦恼。“如何用好经费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很多官方智库按照行政单位

的体制进行管理，导致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并不符合研究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用起



来非常麻烦。比如进行国际交流，许多人因为经费的限制出不去，有的研究员按

规定只能两年出一次国。”田琳琳说。她希望，无论是财政支持还是民间支持，

都要有一个更适于智库发展的经费管理模式。 

  如果经费问题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中国未来的智库格局可分为三个层次，以

官方智库为主，高校智库为辅，民间智库为补充。在田琳琳看来，民间智库的发

展，会和官方智库形成一种竞争，利于共同进步和繁荣。 

  “智库大而全，有好处，有有难处。”黄平说。在“大而全”的社科院工作了几

十年的黄平期待大量小智库、新智库的出现，发挥其灵活应变的特点，走出“小

而精”的新途径。 


